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潘正文/文

小街的人有点儿特别，竟有名地会
画画，当然最擅长的是画海、画渔船。
光小街的一溜儿，就出了几个“国”字
头的画家，如已故的海洋画家郭修琳，
现今当红的章秋华、施徐华、郭大篷
等。这也许与七八十年代渔业的兴盛有
关，小康的人家多起来了，衣食既足，
便想着风雅的玩意儿，当然这与一批批

的画家到石塘采风所带来的影响也不无
关系。这儿有的是海的灵气，古朴的小
街提供了丰富的生活源泉。他们都画着
本地的风光，大海也好，渔船也好，石
屋也好，甚至是人物、风俗，只要是与
海有关的就画。直到现在，一提起石塘
画家，人们总容易想起这种画来。
此外，下街头潺湲的小溪，看憧憧

的人在窄窄的桥上往来着，也是最难忘
的。小溪从狮子山上奔流直下，缘着山
脚盘曲而来，小街有多长，小溪便有多
长。快到街尾，却突然地拐了个弯，一
头扎进了人烟稠密的街市。从水产商店

前，从大众饭店转角，从小镇唯一的医
院门口缓缓流过。于是，不少民居便临
溪而筑，开门揖水，或门前架一座小石
桥，悠然地来回踱着。最玲珑的是桥上
的青石阑干，那雕着花的长条柱子阑
干，站在街尾，远远就能看见。就因这
桥，便教人多了几分惬意。就因这桥，
这便有了小桥流水，也有了溪畔人家。
你走在街前，小溪的水也会跟着你慢慢
地流着。如此的真会教你忘却身在何
处？那些清澈的溪水，那些泠泠的水
声，昼夜不歇地洗刷着小街的俗尘。
渔家姑娘从清朗的晨色里，从溶

溶的月光下走近小溪，街头巷尾便响
起了一串串清脆的捣衣声来，别有一
番诗情画意。到了农历初一、十五的
大水潮，潮水带着余势，一波推着一
波，从喇叭型的入海口涌了进来，溯
溪而上，与溪水交汇在一块儿。漫步
街头，海潮声声入耳，但见潮水一路
地激溅着，拍打着小街石砌的溪岸。
站在街口，不见大海而见其波的景象
历历可见。每当这时，便有一群孩童
顺着小溪，喊着，闹着，追逐着⋯⋯
潮水退后那些来不及返回大海的小鱼
小虾，便都滞留在一汪汪的小水潭

里，成了孩子们的篓中之物。这也算
是小街人家少时的一大乐事了。
渐渐的，血色的夕阳坠向海面。当

你立的那条花岗石的街路，经了那昏蒙
的余光，恬静温和得正如世纪初闺阁里
的淑女，温情脉脉，踏着只觉越发朴实
可爱了。小镇上，除了脚下这条小街
外，再也没有别的街了。要是你回首望
去，那弯弯曲曲的石块路，别有一种壮
观和含蓄，使人顿生无限的眷恋和不
舍，忍不住随着她那慢板的韵味，徐徐
地流向那片蔚蓝色的海⋯⋯
我怀念那条小街。

怀念石塘那条小街

不惑/文

接着，木棉罗列了近年来宿舍管理
上的成功之处。
“这些都是大家努力的结果，也是成
熟的经验，要沿袭。”木棉顿了顿，“叶
新挺担任南山苑男生宿舍主管，马建军
负责接管宿舍主管事务，你俩务必好好
跟着莫霖凯和王骁，多跟他们请教！”
“林岚和叶潇潇分别负责主管北山苑
和北风苑女生宿舍。”继而，木棉转向另
两位女生，“刘小娟，张婷，拜托你们多
费心带带她们！”
莫霖凯、王骁、刘小娟、张婷没想

到木棉仅仅一个晚上跟队巡逻寝室，就
能准确记住他们的名字，而且就从那么
多干事中一下子挑出了叶新挺、马建

军、林岚和叶潇潇这四位能干的担任主
管。
“接下来的时间，大家可以各抒己
见，从宿舍制度、管理等方面提提建设
性意见。当然，如果提不出有效建议，
也可以谈一谈目前存在的问题，我们一
起讨论，看看有什么办法可以解决。”之
后，木棉拉过两张椅子，和副部长张溪
斌一起坐了下来，他们手上各自拿着一
本本子和一支笔。
晚上 8点 55分，木棉把副部长手里

的本子拿过来看了看，然后站起来说，
“我来总结一下吧。今天晚上副部长和我
都做了记录，内容大致相同，可大概归
纳为八个方面，到时候我们整理一下，
一条一条去解决。大家的名字都会载入
和州经贸学校学生会宿管部的管理者名
册，所以，希望大家能将好的业绩留下
来，不让后来者觉得我们什么事情也没

做过！”
这时，木棉抬手看了看腕表，“这个

时间刚好晚上 9点，我们一起出发，巡
视寝室！”
每一位主管和干事都拿好自己的工

作记录册，走出学生会办公室。恰好，
王家壮也带着安保人员经过，他们是辅
助学生宿舍管理的。王科长与木棉互相
点头，算是打招呼，他眼中隐藏不住赞
许的神色。
晚上 9点 15分，马建军急急忙忙跑

来找木棉，说南风苑男生宿舍 1011寝室
发生盗窃事件。“现在王骁留在那里问话
调查，其他干事正在继续各司其职。”马
建军说。
“我和张溪斌马上赶去南风苑 1011
寝室，你去找王科长，让他马上带几个
人过去！”木棉话音未落，人已经在几米
之外。

见木棉火速赶来，王骁用眼神打了
个招呼，但没有停下手中的笔。木棉过
去看记录——
失窃地点：南风苑1011寝室。
发现失窃时间：1994年 3月 25日

21：10。
准确失窃时间：未知。
失窃物品：一块手表和五百元现金。
失窃者：刘向东（商秘9202班）。
失窃者口述：⋯⋯
这里空白，估计还没开始问话。
王骁：“什么时候把手表和现金放在

寝室皮箱里的？”
刘向东：“今天傍晚洗澡之后，换衣

服的时候忘记装回口袋了。”
王骁：“哪些人目击过？”
刘向东思考了一下：“当时，寝室里

只有四个人：陆少冰、陈峰、李名茗和
邵天华。”

木棉一边听，一边细心观察寝室里
每个人的动作和表情。
王骁一边问，一边扫视着这四个

人：“谁最后离开的？”
邵天华迟疑地站了出来：“我最后走

的，但我没拿他东西！”
见木棉盯着他看，邵天华又补充

道：“不信你们可以翻看我的皮箱，还
有⋯⋯还有口袋！”
王骁转头看看木棉，木棉点了点

头。
王骁：“把皮箱打开！”然后开始翻

找，果然没有。邵天华也主动把自己的
口袋里里外外翻了一遍。
王骁和木棉对视了一眼，似乎都在

说：“即便如此，也是不能排除嫌疑，
因为聪明的盗窃者是不会把东西藏在身
边的。”

（未完待续）

木棉花开（一百零七）

宿舍失窃

江鑫荣/文

叶亦双爽朗地笑了几声，又调皮地
说：“吃住都解决了，不嫁了。”
薛承见她心情不错，于是问：“亦

双，哥问你件事情呢。”
“什么事？”叶亦双抬起头看他。
“你今后有什么打算吗？”薛承轻声
问。
“打算？”叶亦双不解地问：“我有什
么好打算的？”
“公司已经容不下我们了，我们必须
要早作打算。”薛承一脸认真地说。
“全世界的人都知道公司是我的，没
有什么好打算的。”叶亦双打趣道，似笑
非笑。
“真是你的吗？”薛承反问道，这句
话冷不丁就打破了叶亦双仅有的幻想。
叶亦双沉默一会儿，尴尬地笑了

笑，“怎么不是啊，只是人多了点，比以

前热闹些而已，但毕竟我还是公司的总
经理啊。”
“我听说你的处境不是很好。”薛承低
语道。他捅破窗户纸，想让她面对现实。
“薛哥，我还好，你不用担心我。”叶
亦双低声说，但声音已经显得毫无底气。
“你我虽然没有血缘关系，但我早已
把你当亲妹妹看待，你过得不好，我不
能不管。”薛承温情地说：“我曾答应过
你的父亲要照顾你，我必须做到。”
“这么多年来，多亏了有你照顾，在
我走投无路的时候，只有你对我不离不
弃，这份情谊，我这辈子都不会忘记。”
叶亦双诚恳地说。
“我们之间就不要再说这些客气的话
了，这是我应该要肩负的责任。”薛承认
真地说。
叶亦双顿了顿，坦言道：“其实，公

司确实被叶潇掌控着，我现在根本插不
上手。”
“我知道。”薛承点点头。
“几年前，我失去了丽温这块立足

之地，还可以退到祁阳来。可现在，
再失去祁阳的话，我该往哪里退呢？”
她无比失落地说：“我已经退无可退，
也不知道哪里还有我的容身之处。”
“我能理解。”薛承眼神黯淡，他
也不知道该如何去安慰她。
“我也不知道该怎么办才好！”叶
亦双终究还是滴下眼泪，开始抽咽起
来，“爸爸临终前也没有告诉我该怎么
办啊！”
薛承赶紧递上纸巾，安慰道：“事已

至此，你要想开点。”
叶亦双攥紧纸巾，喃喃说：“我该怎

么办？”
薛承思考了片刻才说：“我这里有个

办法。”
叶亦双赶忙抬起头问：“什么办法？”
“以目前的形势来看，我和你都已经
无法在公司立足，特别是我，叶潇首先
会拿我开刀，他对我除之而后快。”薛承
说道。
“叶潇会这么做。”叶亦双点点头。

薛承紧接着说：“与其坐以待毙，还
不如急流勇退，趁早积蓄力量，为以后
的抗衡做准备。”
叶亦双困惑地看看他，问道：“薛

哥，我不明白你的意思。”
薛承露出一丝愧疚的神色，顿了顿，

才和盘托出，“我们摆脱当前困境唯一的
办法，就是脱离宏远集团，出去成立自己
的公司，然后借助外来力量，韬光养晦。
这样才能夺回我们失去的东西。”
“创立公司！”叶亦双脱口而出，一
脸的惊讶。
薛承朝她点点头，一脸笃定地说：

“假如我们继续在公司待着，那绝对死路
一条。”
“不！我不同意你的看法！”叶亦双
难过地说：“这家公司是我的心血，是父
亲留给我最后的希望，我不会放手，就
算我做不了主，我也要留在公司与叶潇
死抗到底。”
薛承劝道：“你这又是何苦呢？为什

么非要把自己活活困死？”

“我不甘心！”她愤恨地说：“就算我
得不到，我也不会让叶潇得之安宁。”
“曲线挽救公司，未必不是个办法！
你还是考虑一下吧。”薛承说。
“薛哥！你要走，我不怪你。事情到
了这种地步，再也不是你能左右得了的，
但我会继续留在公司里，直到我走到生命
尽头为止。”叶亦双突然十分平静地说。
薛承内心倏然而栗，他很担心她，

但对她的执拗又不知如何是好。“我们手
里还握着祁阳的资源，重新建立公司，
无非就是换了个名字而已，其余的一
切，不都是照常进行吗？”
叶亦双冷冷地说：“薛哥！我的主意

已定！请不要再讲了。”
薛承见她态度坚决，无可奈何，只

好先暂时缓和气氛，“要不你再好好考虑
一下吧。”
叶亦双默默地低下头，不再回答。

两人因为意见不统一，突然间便陷入困
顿之中。

（未完待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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晴好的冬日一床床晒垫被扛到屋场上谷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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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小麦

那都是农民的江山晒一遍就是临幸他们的江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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雪光松软压住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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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鸡们的躁动

像膏药敷在补锅

、修伞

、戗菜刀的

江浙人的心上世界毕竟太累了需要一个梦大雪额外给所有在苦痛中坚守的人追加了一个完美的童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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陈长江

周衍会/文

那年冬天，我上小学五年级，要去
县城参加小学生数学竞赛。作为奖励，
父亲答应给我买件羽绒服。
周末放学后，我想到明天就要进城

了，心情特别激动。谁知回到家，却并没
有见到羽绒服的影子。见到我，父亲讪讪
地笑着，说：“今天我有点事耽误了，你
不是还有这件棉猴吗？明天先将就着穿
吧。”我的心一沉，看着身上的旧棉猴，
生气地说：“这种破烂，能穿出去吗？”父
亲尴尬地看着我，可能没想到我会顶撞
他，脸上一阵红一阵白。我却生起了闷

气，连晚饭也没吃，早早就睡下了。我躺
在床上，翻来覆去睡不着。后来，终于迷
迷糊糊进入了梦乡，梦见自己穿着崭新的
羽绒服走进考场⋯⋯正在这时，父亲将我
叫醒了，枕头边放着那件旧棉猴，我坐在
被窝里，心里一片冰凉。
到县城要去五公里外的乡驻地坐公

共汽车。我刚起来，母亲就将冒着热气
的饺子端上了饭桌。在我们那儿，有
“出门饺子进门面”的说法，外出时吃饺
子预示着一切顺利。母亲早就起来了，
说不定连觉也没睡安稳呢！一抬头，却
看见了父亲布满阴云的脸，我刚刚压下
去的怨气又上来了，只象征性地吃了两
个饺子。临走时，母亲将棉猴拿过来要
我穿上，我看都没看，赌气说：“我不

冷。”说完，径直走了出去。
虽然穿着厚夹克，里面还有毛衣，

但一股寒风扑面而来，我不由得打了个
寒颤。我一路小跑着出了大门，怕母亲
再追来让我穿棉猴。父亲推着自行车跟
在后面，我想他肯定还在生气。我的心
里也窝着一团火，满腹的委屈像那冷风
一样，一阵阵袭来。父亲用自行车载着
我向乡汽车站赶，天黑乎乎的，头顶上
有一轮弯弯的下弦月，几颗寥落的晨星
缀在暗蓝的天幕上。父亲穿着棉大衣，
高大的背影像一座山，我不由自主地往
他身上靠了靠。远处，一两声隐约的鸡
鸣狗吠声传来，天快亮了。
公共汽车停在乡政府门口的花坛边，

我们赶到时，天光已大亮。向远处看，薄

雾弥漫着，近处的树木、建筑物、地面
上，笼着一层白霜。坐了半个小时车，又
没吃好，我又冷又饿，脚也冻麻了，下车
时一个趔趄，幸亏父亲眼疾手快，扶了我
一把。他摘下棉手套，用手捂住了我的
脸，还是一言不发。接着，他脱下身上的
棉大衣，披在我的身上，他看着我，突
然，轻轻抱了我一下。我有些猝不及防，
大脑里顿时一片空白。父亲用右手在我的
后背上轻拍了两下，然后将手伸进棉大衣
的右侧口袋里。
我愣在了那里。长这么大，这还是

父亲第一次拥抱我，虽然这个过程极其
短暂，他也没有别的表示，却在刹那间
让我的心里五味杂陈。当我醒过神来，
父亲已经离开了，望着他渐行渐远的背

影，我的眼睛一片模糊。我将手伸进棉
大衣右侧的口袋里，掏出一张崭新的 5
元纸币。
到了县城，我跟带队老师打了个招

呼，到街头的一家油条铺，要了几根油
条，一碗豆浆。吃完后，我裹紧父亲的
棉大衣，站在静谧的小城街头，深吸了
一口气，看到一轮红日从东方的天空升
起，一股暖意慢慢涌满全身。
那次数学竞赛，我超水平发挥，获

得了一等奖。父亲很高兴，过了没几
天，他专门去了一趟县城，为我买回了
我梦寐以求的羽绒服，又漂亮又暖和，
我一直穿到初中毕业。
但在我的记忆中，这世上没有任何

一件羽绒服，能比父亲那个拥抱温暖。

父亲的拥抱


